
2026年（第40卷） 第2期

Vol. 40，No.2，2026
·文化沙龙·

·133·

1891 年，篮球运动诞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春田

学院（Springfield College）。该学院隶属于当地基督

教青年会，在当时是一所主要培养基督教青年会干

事的学校。随着 1895 年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派遣首

位西干事来会理（D. Willard Lyon）来华，并以天津为

工作之起点建立基督教青年会［1］，这项新潮的体育

运动也随之被引入中国。青年会及教会学校通过大

力推广近代体育项目，使篮球运动在中国逐渐普及

并发展起来［2］。

然而，研究团队在深入查阅关于篮球运动传入

中国的各类文献和报道后，发现尽管学界普遍承认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篮球传播中的关键作用，但关

于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地点与形式，却在

近一个世纪的研究中众说纷纭。这些历史叙述上的

模糊与分歧不仅直接关乎中国体育史研究的精确

性，也削弱了公众对中国篮球起源的深入认知，其影

响已远超单纯的时间节点之争。因此，厘清这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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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最早时间，学界长期存在争议。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及逻

辑分析法对此进行了重新考察。研究辨析了“1895年12月8日传入说”与“1896年1月11日传入说”这

两种主流观点，发现其史料确凿性与论证严谨性均可能存在不足，尚难以完全令人信服。通过对现有原

始史料的挖掘与考证，研究认为：第一，追溯最早的篮球宣传报道与最早的篮球实践活动这两条线索有

助于厘清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第二，中国最早的篮球宣传报道，应为1895年12月28日《天津

基督教青年会布告》所刊载的篮球活动预告；第三，中国最早的篮球实践活动，极有可能是于1896年1月

4日下午4点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所的活动室内举行的趣味性篮球游戏，主要组织者和参加者分别是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来会理和天津青年学生。这两大标志性事件均发生在天津，进一步夯实了其

作为中国篮球“摇篮”的历史叙事基础，为中国篮球史补充了关键早期史实，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

义。基于上述考证，研究建议中国篮球协会等相关机构重新评估篮球运动传入中国最早时间相关表述

的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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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问题，既是对关键史实的考证，更是对中国体育史

中一段重要文化记忆的溯源与重构。立足于对既有

研究成果与局限的系统回顾，通过考辨新近获取的

原始史料，研究尝试对篮球运动早期传入中国的过

程展开系统梳理与考证，力求提供一个更为清晰、准

确的历史描述。

1　篮球运动传入中国最早时间的学术史回顾

1.1　全球视野：基督教青年会与篮球运动的跨国

传播

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这一历史事件的国外研

究，需将其置于全球性的历史思想与组织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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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末，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事业植根于“强健

派 基 督 教”（Muscular Christianity）与“社 会 福 音”

（Social Gospel）两大思想运动。前者视体育为塑造

健全人格的途径，为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实践提供

了驱动力［3］；后者则将其提升为社会改造的工具，

倡导应用基督教伦理解决具体社会问题［4］。在此

背景下，美国春田学院体育部主任路德·海尔希·古

立克（Luther Halsey Gulick Jr.）指导体育教师詹姆

斯·奈史密斯（James Naismith）于 1891 年发明了篮

球。其原始 13 条规则于 1892 年在春田学院校报

《三角》（The Triangle）上首次公布，使这项运动正式

化［5］。20 世纪初，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的领袖

约翰·穆德（John R. Mott）表示要通过体育与教育等

手段向全球青年传播基督教文明［6］。篮球因其规则

简单、强调协作，与基督教青年会的理念高度契合，

被发明后迅速成为其实现组织使命的理想载体，并

在全球得到推广与发展。

国外学界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这一具体

历史议题的关注，最早可追溯至篮球发明者奈史

密斯。早在 1914 年，奈史密斯在《美国体育评论》

（The American Physical Education Review）发 表 的

“篮球”（Basket Ball）一文中便提及，篮球运动发明

后作为“摇篮”的基督教青年会正是第一个接受并

系统推广这项运动的组织，不仅在美国社会及高校

当中进行传播，更将这项运动传播至加拿大、中国、

日本等世界各地［7］。随后，在其 1941 年出版的著作

《篮球：其起源与发展》（Basketball：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中，奈史密斯进一步指出中国是最早

开展篮球运动的国家之一，在篮球运动起源后的几

年内就在中国兴起，并认为是在 1898 年由普林斯顿

大学的罗伯特·盖利（Robert Gailey）传入［8］。奈史密

斯的这些早期记述，为后来的研究设定了基本框架，

但尚属宏观层面的概括性表述，并未有历史考证的

依据。

至 20 世纪中期，华裔学者吴志钢（Chih-Kang 

Wu）(1) 在其 1956 年的博士论文《基督教青年会对中

国体育发展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the YMCA on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中

呈现了他在纽约基督教青年会历史图书馆发现的

(1)　 国内学界一般将“Chih-Kang Wu”翻译为吴志钢，故研究也采用这一中译名。参见：董尔智 . 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一点考证［J］. 体

育文史，1987，（2）：66-67。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9］。这份原始史料的发

现，首次将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研究聚焦到了“1896

年 1 月 11 日”这一具体日期，为后续学界研究提供

了关键的史料起点，也是当前研究要论证的核心议

题。如埃尔默·约翰逊（Elmer L. Johnson）在著作《基

督教青年会体育史》（The History of YMCA Physical 

Education）中就沿用了此观点［10］。随后至 20 世纪末

期，国外学者开始致力于阐释基督教青年会在华推

广体育项目的动因。如邢军（Xing Jun）［11］将基督

教青年会在华的体育推广置于美国“社会福音”思

潮的延伸中，认为其目标是服务于中国“强国强种”

的社会改造工程。此阶段虽有微观考察，但未能激

起国外学界的系统考证。

进 入 21 世 纪，研 究 视 角 则 进 一 步 理 论 性 深

化，转向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意义价值的文化分

析。如朱迪·波伦鲍姆（Judy Polumbaum）描绘了

篮球自 19 世纪末传入中国，经历了从“福音工具”

到全球化娱乐载体的宏大意义变迁［12］。而安德

鲁·莫里斯（Andrew D. Morris）和约瑟夫·奥尔特

（Joseph S. Alter）则借鉴了极具影响力的“挪用理论

（appropriation theory）”，认为以篮球运动为代表的

西方体育并非被动植入，而是被中国改革者主动选

择、改造并融入本土的体育话语体系［13］。这些深入

的文化解读均立足于对基督教青年会推广模式的探

讨。当前，关于篮球运动传播到其他国家的研究亦

聚焦于此，如斯蒂芬·许布纳（Stefan Hübner）对篮球

运动传入菲律宾的案例研究［14］，也证实了基督教青

年会推广篮球运动的全球策略具有普遍性与一致

性，从而佐证了其在中国的工作是全球战略的有机

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国外学界研究演进历程为理解篮球

传入中国的历史动机与世界背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

框架。然而，对于“篮球究竟在哪一天、通过何种具

体形式首次被引入中国”这一源头性的微观史实，

还相对缺乏基于多重原始档案的系统性考证，这都

为后续研究留下了深入探讨的空间。

1.2　本土聚焦：篮球运动传入中国最早时间的百年

争议

汇集目前所掌握的文献史料，既有研究成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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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最早时间”是中国体育史

领域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议题。民国时期，学界对

篮球运动传入中国最早时间的判断相对宏观。学

者们普遍将篮球运动的“传入”与基督教青年会在

华事业的开展相联系。1932 年，“中国篮球之父”董

守义在《体育周报》发表的“篮球小史”一文提到：

“篮球这种游戏既为青年会所发明的，青年会的设立

在中国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所以篮球也就随着青年

会传进了中国。”［15］随后，1936 年的《篮球指导》与

1948 年《篮球研究》两部著作中将时间进一步推测

为是在 1901 年由华北地区的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

国［16-17］。此阶段的论述指出了关键组织基督教青年

会，但因时代的局限性，其立论基础多基于常识的推

断，而未有史料实证。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体育史研究日渐深入，学

者们开始对具体的传入人物、地点与年份进行微观

考证。如 1985 年体育院、系教材编审委员会编写组

编著的《中国近代体育史》一书中认为美国的蔡乐

尔博士于 1896—1898 年在天津传授了篮球运动［18］。

同年，《旧中国的篮球运动》一文在梳理中国篮球运

动发展脉络时，提出传入者为美国的盖利博士（Dr. 

R.R. Gaily），时间为 1898 年，地点在天津［19］。1987

年，《中国篮球运动大事记》一书提到：“1894 年，美

国老普林顿中心的鲍勃·贝利来华传教时，将篮球

运动带入我国，最先在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展

开”［20］。尽管各方论述已共同将“天津”和“基督教

青年会”视为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关键要素，但其

立论基础多依赖于二手文献或零散记录，导致观点

莫衷一是。

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史料发掘的深入和

信息交流的便利化，学者们的观点逐渐聚焦于原始

档案史料的考察，且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两种

影响深远的主流观点得以确立：一是将首次实践活

动视为篮球运动传入标志的“1895 年 12 月 8 日说”

被学术界广泛采纳，如 1991 年，国家体委组织编写

出版的《中国体育单项运动史丛书——中国篮球运

动史》提到，1895 年 12 月 8 日，总干事来会理召开筹

组基督教青年会的会议，演讲前后进行了篮球游戏

表演的说法［21］；二是以首次宣传报道及比赛来定义

篮球运动传入的“1896 年 1 月 11 日说”也被众多学

者提及，如 1995 年《中国篮球运动的故乡》一书写

到：“中国的第 1 场篮球赛是天津人举行的，报道第

1 次篮球赛的消息是在 1896 年 1 月 11 日《天津公报》

上发表的，这也是第一个报道篮球赛消息的新闻媒

介。”［22］目前，这两种说法因建立在相关原始史料基

础之上，而成为学界的主流说法。因此，对于其史料

依据与论证逻辑的考察不仅构成了当前研究的对话

基础，也是要展开深入辨析的论证核心。

综上所述，通过对国内外学术史的系统梳理，学

界对于篮球运动传入中国最早时间的既有研究成果

富有成效。但国外研究多从全球史和思想史的宏观

视角，未能给予一定系统的微观考证。国内的研究

历程则反映了史学实践从宏大叙事的建构，转向由

原始档案材料的逐步发掘所驱动的微观史学分析的

趋势。

然而，其争议之所以一直存在，究其原因：一是

部分在于对“篮球运动传入”这一概念的内涵与考

察范畴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与侧重；二是既有成果

多倾向于引用或参考已有结论，较为缺少基于原始

一手史料的系统考证和审辩。有鉴于此，为更清晰

地界定探讨对象与范围，研究所考察的“篮球运动

传入”，特指篮球作为一项有组织的体育活动和运

动项目，从其最早出现在中国的文字宣传报道，到可

考的早期有组织实践活动的整个引入过程。这既包

括关注其作为一项体育项目的早期形态的初步引

入，而不局限于其是否已达到后世规则完善、竞技成

熟的现代体育形态。同时，也意味着对“传入中国

最早时间”的考察，将综合且系统地审视相关的早

期史料文献记载。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研究致力于厘清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最早时

间，鉴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及其总干事来会理在篮

球运动传入中国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与之

直接相关的原始史料和文献构成了研究考证的基

石。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进行历史考证，重点查阅

了大量新近公开的原始史料，包括以下 4 类史料：

一是在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查阅了 1895 年 12 月创

刊至 1896 年 2 月出版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

（Tientsin Y.M.C.A. Bulletin）（以下简称《布告》）原件；

二是在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等机构查阅天津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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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会总干事来会理的工作报告、信函和相关文件

等原始资料，内容涉及他在华的工作及中国基督教

青年会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发展；三是在春

田学院档案馆查阅了奈史密斯、篮球起源及国际基

督教青年会的相关档案，并就相关问题访谈了档案

馆的管理员杰弗里·蒙索先生（Jeffrey L. Monseau）；

四是在天津市档案馆查阅了1895 年 12 月至 1896 年

1 月间出版的纸质版《京津泰晤士报》（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等原始资料。并且还广泛利用

Google 图书（https：//books.google.com/）、互联网在

线档案馆（http：//archive.org）和中国知网（CNKI）等

线上数字资源平台，以及线下多次前往纽约公共图

书馆、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波士顿基督教青年会、春

田学院、天津市图书馆、天津市体育博物馆、波士顿

大学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图书馆等机构，搜集了关于

基督教青年会及篮球历史相关的期刊论文、学位论

文和专著等文献资料。此外，还通过线上及线下的

方式就选题思路问题访谈了国内多位体育史专家。

2.2　文献资料的可靠性和互证性

研究遵循了体育跨国史研究所倡导的多源档案

互证原则［23］，综合利用了国内外的官方与非政府组

织档案，以确保考证结论的严密性。因此，研究团队

新获取的文献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可靠性：首先，

《布告》作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官方刊物，其内容

直接具体地反映了该组织内部的活动安排、项目推

广等一手信息，1895 年 12 月创刊至 1896 年 2 月间

的《布告》对于研究基督教青年会在天津推广篮球

运动的早期情况具有无可替代的核心史料价值；而

《京津泰晤士报》作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天津发

行量较大、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外文报纸，其对天津社

会活动（包括基督教青年会活动）的报道，为研究篮

球运动等西方新事物在天津的早期传播提供了重要

的外部视角和印证，报道内容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

准确性。其次，来会理作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

事，他的工作报告、信函、回忆录是第一手史料，真实

反映了当时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情况。最后，这些

档案资料均保存在权威机构，如明尼苏达大学图书

馆、春田学院档案馆和天津市档案馆等，且均经过专

业化的整理和验证。这些史料之间形成了完整的多

重互证证据链，有助于较为清晰地佐证篮球运动传

入中国的关键事件和关键时间节点，从而增强了研

究结论的严谨性和说服力。此外，考虑到研究涉及

年代久远的早期事件，相关史料往往零散甚至欠缺，

研究亦采用逻辑分析法，通过构建多重证据链来探

寻历史真相。

3　现有的主要说法及评述

3.1　1895年12月8日传入说

在关于篮球运动传入中国时间的众多说法中，

相对而言影响力最大的说法是“1895 年 12 月 8 日传

入说”。通过查阅文献发现，最早提出此观点的是

天津体育史学界的前辈学者兰凤翱老师。兰凤翱在

其 1990 年出版的著作《天津近代体育要事记述》中

提到：“（1895 年 12 月）8 日，来会理召开第二次基督

教演讲会。到会者 70 多人，有 19 人当场签名要求

入会，（时有预备会员 46 人）会议前后表演了篮球运

动。”［24］随后，兰凤翱在 1991 年发表于《体育文史》

的论文《篮球运动引入天津考略》中进一步指出：

“据当时在津出版发行的《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载：两个星期后，即‘十二月一

日（主日）’，由在北洋医学堂任教的美国长老会传

教士安德培博士（Dr. Atterbury）主持召集该校和北

洋西学堂两校的基督教徒及懂英语的学生百余人，

在‘节制堂’为来会理举行了欢迎会。一个星期后，

也就是 12 月 8 日，来会理第二次在北洋医学堂召开

基督教演讲会。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的前后均

表演了‘筐球游戏’，即来会理引入的篮球运动。”［25］

兰凤翱在这篇论文中明确指出，篮球运动是由来会

理在当日引入的。“1895 年 12 月 8 日传入说”不但

得到了学界认可［26-27］，也得到了体育部门和相关机

构的采纳。如 2015 年 12 月 8 日，国家体育总局在其

官方网站报道了在天津举行的“篮球运动登陆天津

120 周年主题大会”新闻，其报道中对篮球运动传入

中国的表述如下：“1895 年 12 月 8 日，美国人来会理

将篮球运动带到中国天津，在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

会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篮球表演赛，这就是中

国篮球运动的起源，这一天也让天津成为中国篮球

运动‘梦开始的地方’。”［28］此外，隶属于天津市体

育局的天津市体育博物馆也采用了这一说法：“1895

年 12 月 8 日，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北洋医学堂

（现和平区大沽北路与赤峰道交口）举行了天津中

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大会。在当日的庆祝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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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总干事来会理（D. Willard Lyon）组织了‘筐球’

（篮球）表演，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见到篮球运动，也是

中国近代篮球运动史上的第一次篮球表演。”(1)

然而，“1895 年 12 月 8 日传入说”仍然存在值得

商榷之处：首先，该说法的主要支持证据《京津泰

晤士报》未提到篮球运动的相关内容。从《篮球运

动引入天津考略》一文来看，“1895 年 12 月 8 日传

入说”的主要证据是《京津泰晤士报》刊载了相关

新闻报道。笔者在天津市档案馆详细查阅了 1895

年 12 月至 1896 年 1 月间出版的《京津泰晤士报》，

仅在 1895 年 12 月 7 日刊登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For Tientsin） 报

道中有如下记载：“会议结束时宣布，将于（1895 年）

12 月 8 日星期日在医学院附近的互进俱乐部举行另

一次会议，以成立协会（At the close it was announced 

that another meeting would be held Sunday，December 

8th，for the purpose of organization，in the room of 

the Mutual Improvement Club，near the Medical 

School）。”［29］除此之外，该报道并未提及任何与“篮

球”相关的内容。在认真查阅该时期发行的《京津

泰晤士报》后，也没有发现任何与“1895 年 12 月 8 日

进行篮球表演”的相关记载。因此，“1895 年 12 月 8

日传入说”的主要证据缺失而难以令人信服。其次，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来会理的相关工作报告亦

未提及表演篮球运动的信息。1895 年 12 月 16 日，

来会理在写给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执行委员会秘书

长莫尔士先生（Mr. Richard C. Morse）的工作汇报信

件（图 1）中，详细汇报了 1895 年 12 月 8 日天津基督

教青年会成立大会的情况：“……星期天（1895 年 12

月 8 日）召集了一次会议，目的是组织一个协会。对

(1)　资料来源于天津市体育博物馆的“让平凡伟大——中国篮球历史文化藏品展”，展览时间为2020年12月22日— 2021年3月20日。

这一消息的反应超出了所有人的信心。大约有七十

名年轻人参加了会议，其中 19 人签署了入会申请

书，46 人签署了准会员申请书。莫尔士先生和我本

人都签了名。昨天，又有 3 名中国男孩加入成为正

式会员，还有两名外国人加入，他们是安德培博士和

一名俄罗斯人。因此，中国会员现在有 22 名活跃会

员和 46 名准会员……”［30］如果在当天的天津基督

教青年会成立大会上确实进行了篮球表演，考虑到

体育活动，尤其是篮球运动在基督教青年会中的重

要性，这一重要事件理应出现在来会理的详细工作

报告中。然而，在其工作报告中并未提及篮球运动

表演的相关信息，这使得“1895 年 12 月 8 日传入说”

的可信度存疑。

此外，兰凤翱对来会理的简历介绍存在史实上

的偏差。兰凤翱提到：“来会理毕业于筐球（篮球）

运动的发祥地——美国春田大学，在校期间，来（会

理）系筐球（篮球）队员。”［24］然而，据相关史料考证，

来会理既非春田学院的毕业生，亦非奈史密斯的篮

球队队员。相关史料表明，来会理先后毕业于美国

伍斯特大学（the College of Wooster）和麦考密克神

学院（McCormick Theological Seminary），并于 1895

年作为首任干事被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派往中国组建

青年会［31］。为进一步核实信息，研究团队专门咨询

了春田学院档案馆的管理人员蒙索先生。经其仔细

查阅学院的课程目录、数字馆藏、校友名册以及年鉴

后，并未发现任何与来会理相关的记录，如入学记

录、课程成绩或校友信息。基于这些查阅结果，蒙索

认为来会理并非春田学院的学生。因此，由于核心

证据的缺失与史实描述的偏差，“1895 年 12 月 8 日

传入说”的可靠性存疑。

图1　来会理写给理查德·莫尔士先生（Mr. Richard C. Morse）的书信

Fig.1　A letter from D. Willard Lyon to Mr. Richard C. Morse

3.2　1896年1月11日传入说

以兰凤翱为代表的“1895 年 12 月 8 日传入说”

侧重于从篮球实践活动的角度来考证篮球运动传

入中国的时间。与之不同的另一种观点是“1896 年

1 月 11 日传入说”，这个说法侧重于通过对篮球这

项新兴运动项目的宣传报道来追溯其传入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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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最早提出“1896 年 1 月 11 日传入说”观点的是

华裔学者吴志钢博士。1948 年，吴志钢从纽约市

基督教青年会历史图书馆获得了分别于 1896 年 1

月 11 日、1896 年 1 月 18 日和 1896 年 4 月 4 日出版的

3 份《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复印件。在其博士

论文中提到：“1896 年 1 月 11 日，《天津基督教青年

会布告》上刊登了中国第一条篮球新闻报道……

（The first basketball news appeared in the Tientsin 

Bulletin issued by the Tientsin YMCA on January 11，

1896…）”［9］吴志钢将这则报道认定为中国第一条

篮球新闻报道，此观点逐渐演变为“篮球运动传入

中国的最早时间”，这大体是“1896 年 1 月 11 日传

入说”的最早由来。尽管如此，吴志钢在其博士论

文中推断当天的篮球活动因天气原因取消了［9］。

“1896 年 1 月 11 日传入说”因其史料较为坚实，也

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如中国篮球协会就采用了

这一说法，中国篮球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的表述如

下：“1896 年 1 月 11 日、12 日，《天津青年会公报》相

继刊登了举办篮球比赛的消息，这是史料记载的

中国第一次篮球比赛。”［32］天津市体育博物馆也将

1896 年 1 月 11 日出版的《布告》视为中国第一张篮

球比赛布告。中国篮球协会虽然认可了源于吴志

钢的“1896 年 1 月 11 日传入说”，但并没有采信其提

出的当天篮球活动取消的观点，认为当天的活动非

但没有取消，而且是中国最早的篮球比赛。此外，

“1896 年 1 月 11 日传入说”也得到了学界较为广泛

的认可，包括董尔智的《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一

点考证》［33］、谷世权编著的《中国体育史》［34］以及

《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中国体育的变迁

（1840—1937）》［Missionary schools，the YM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in 

modern China （1840—1937）］［35］等诸多文献都采用

了“1896 年 1 月 11 日传入说”。

尽管“1896 年 1 月 11 日传入说”因为史料证据

较为充分而具有较大影响力，但其依据的是第五期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仍存在以下三点疑问：

第一，此前出版的 4 期《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中

是否刊登了篮球活动相关报道，尚存疑问。1896

年 7 月 10 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首次董事会会议

（图 2）记录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创刊号于

1895 年 12 月 14 日出版，每周发行超过 300 份……

主要在天津所有高校和部分商业青年中分发，以

此独特的方式帮助青年们与协会及其活动保持联

系。”［36］研究团队在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查阅了前 4

期《布告》后发现，该《布告》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每

周六发行的会刊，主要用于传播基督教青年会的宗

旨、活动信息及教育理念，且经常发布体育活动的消

息，包括体育活动通知和评述、体育培训信息等，是

天津青年学生了解和参加西方体育活动的主要信息

渠道。经查阅后发现，分别于 1895 年 12 月 28 日和

1896 年 1 月 4 日出版的第 3 和第 4 期《布告》都有明

确的篮球活动宣传报道。此外，中国篮球协会官方

微信公众号提到的“1896 年 1 月 11 日、12 日，《天津

青年会公报》相继刊登了举办篮球比赛的消息”这

一表述也与该刊物每周六定期出版的记录有出入。

以上史料事实充分说明，“1896 年 1 月 11 日传入说”

不足以令人信服。

图2　1896年7月10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董事会会议

Fig.2　The Tientsin Y.M.C.A.'s “Meetings of board of directors，Tientsin，” July 10，1896.

第二，1896 年 1 月 11 日下午的篮球活动是否因

天气原因取消，尚存疑问。此日出版的《天津基督

教青年会布告》（图 3）刊登的这则篮球活动宣传报

道明确记载活动地点为“活动室”（the room）：“今

天下午将开展一场篮球游戏，诚邀所有对体育运动

感兴趣的青年下午 4 点准时到活动室参加本次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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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篮球易学且非常有趣（A game of basket ball 

will be played this afternoon. All young men interested 

in athletics are invited to be at the room promptly at 4 

o'clock in order to join the game. It is easy to learn and 

is very exciting）。”［37］

鉴于活动地点已确定为室内活动室，故一般性

的天气因素不足以构成活动取消的理由。因此，吴

志钢关于活动可能因天气取消的推测，其前提值得

商榷。

图3　1896年1月11日出版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

Fig.3　The Tientsin Y.M.C.A. Bulletin published on January 11，1896

第三，1896 年 1 月 11 日下午的篮球活动是否属

于比赛，尚存疑问。对《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

中“A game of basket ball”表述的准确理解，这关系

到该日活动的性质是否能被认定为“中国第一次篮

球比赛”。对此，“Game”一词的解读尤为重要，亦

存在商榷空间。从词义本身来看，“Game”一词的

内涵较为宽泛，既可指娱乐游戏，亦可指规则性竞

赛［38］。要准确理解此次活动中的“Game”一词，需

要结合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从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多种因素共同指向篮

球“Game”这一运动项目的开展形式更偏重于“游

(1)　 “A game of black man”是一种起源于德国的传统儿童体育和休闲游戏，也是西欧追逐游戏中最古老的游戏之一。基督教青年会

推广体育活动的重要人物古立克曾在其著作当中描述过这一游戏的玩法并表示是大众所熟知的游戏，参见：GULICK L H. JR. A 
Philosophy of Play［M］.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0：16-17。

戏”而非“比赛”。首先，这与篮球运动的创设初衷

及其背后的指导理念密切相关。篮球运动本就是由

奈史密斯博士在基督教青年会重要体育领袖古立

克的指导下，为了满足冬季室内活动需求而创设的

一种“易学、有趣的且能被多人在室内或其他空间

进行的游戏（Game）”［39］。而古立克的体育理念也

明确强调，有组织地玩乐和团队游戏对塑造品格、

帮助青少年融入社会具有重要作用［40］。同时，天津

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也与这一理念相契合。《天津

基督教青年会章程》表明该会的核心宗旨在于：“为

年轻人提供一个改善身体、社交、心理和精神状况

的机会。”［41］这一系列背景共同决定了天津基督教

青年会更倾向于将篮球定位为一种侧重体验与教化

的“游戏”或群众性体育活动，而非正式“比赛”。其

次，从活动本身和参与者的实际情况来看，“游戏”

定位也更为合理。《布告》中“诚邀所有对体育运动

感兴趣的青年”的措辞，体现了活动面向大众、鼓励

广泛参与的“群众性”特征，这与篮球运动的包容性

与娱乐性相吻合，但和规范竞技、追求胜负的“群众

性比赛”有着本质区别。对刚接触篮球运动的天津

学生而言，以轻松的游戏形式体验学习相较于比赛

更符合实际。最后，《布告》自身的表述习惯也为此

提供了佐证。《布告》中在提及“黑衣人追逐游戏（A 

game of ‘black man’）”［42］(1) 和“活动室还增加了多

米诺骨牌这个新游戏（A new game of dominoes）”［43］

等活动时，均使用“Game”指代趣味性的集体游戏，

这进一步说明在当时的语境下，“Game”一词更侧

重于其娱乐和社交属性。

综上所述，将 1896 年 1 月 11 日《布告》中提及的

“A game of basket ball”简单解读为一场正式的“篮

球比赛”可能尚待商榷。中国篮球协会据此认定当

日举行的篮球活动是中国最早的篮球比赛，以及天

津市体育博物馆将其视为中国第一张篮球比赛布

告，均可能因未能辨析“Game”一词在特定历史语

境下的确切含义，以及忽视了《布告》中可能存在的

更早期篮球报道史实而影响了论证的说服力。更为

合理的解释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有组织地引入了

“篮球”这一运动项目，1896 年 1 月 11 日所举行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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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以体验和学习为目的的趣味性篮球游戏，而非

正式的篮球比赛。

4　篮球运动传入中国最早时间的再考证

由于未能区分篮球项目文化和篮球实践活动，

导致了学界、体育部门及中国篮球协会等对篮球运

动传入中国时间的表述存在不一致。因此，基于目

前获取的原始史料进行系统考证，要厘清篮球运动

传入中国的时间应从两条线索着手：一是篮球运动

作为新兴运动项目在华推广的时间，即中国最早的

篮球宣传报道；二是中国人最早参加篮球活动的时

间，即中国最早开展的篮球活动。

4.1　中国最早的篮球报道

吴志钢基于1896 年 1 月 11 日出版的第五期《天

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认为其中刊登的篮球活动

预告是中国最早的篮球宣传报道，但该说法因其未

能涵盖更早期的《布告》内容，故尚存在不严谨之

处。笔者经认真查阅此前出版的 4 期《布告》后发

现，1895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六）出版的第三期《布

告》（图 4）中已刊登了一则篮球活动预告：“（1896

年）1 月 4日星期六下午 4 点将举行篮球游戏，欢

迎 所 有 年 轻 人 参 加。（On Saturday afternoon，Jan，

4th，at 4 o'clock there will be a game of basket ball to 

which every young man is invited.）”［44］此则预告应

被视为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关于篮球运动的“宣

传报道”。

该预告的历史价值重大。一方面，因其媒介属

性、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官方意图以及对“Basket 

ball”的首次指称，初步奠定了其作为篮球运动在华

早期公开文字记录的地位。《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

告》作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这一正式组织的官方周

刊，其发布的内容具有一定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将

一项新运动的活动计划公之于众，可被视为该组织

推广此项运动的信号。1895 年 12 月 28 日的《布告》

中首次出现“Basket ball”这一特定名称。如前所述，

早期《布告》常用“Game”泛指各类娱乐游戏，但此

处通过使用“A game of basket ball”的特定指称，并

结合后续《布告》（如 1896 年 1 月 11 日第 5 期）将其

作为一项“易学且非常有趣”的新游戏向公众推介，

这表明篮球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新颖的项目被引

入和宣传的。因此，对“Basket ball”首次公开提及，

是探寻篮球运动传入中国“宣传报道”时间点的关

键依据，也标志着篮球运动由此开始通过官方媒介

向包括天津地区青年学生在内的特定社会群体进行

传播。另一方面，从基督教青年会在华传播体育项

目的历史背景与运作模式来看，通过官方刊物进行

宣传亦符合其组织行为特点。基督教青年会在华传

播体育项目时，其推广往往始于信息的初步传播和

舆论的引导［45］。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其创办伊始

便有引入并宣传新式体育项目的动机，这与其宗旨

是相符的。在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最初阶段，通过

《布告》这样的媒介进行宣传预告，是吸引关注、普

及概念、招募参与者等合乎逻辑的先期步骤。因此，

这则预告虽然形式上是一则活动通知，但其实质是

中国篮球文化传播中一个有据可查的早期起点，且

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依赖于预告的篮球活动是否最终

按计划举行。

综上所述，1895 年 12 月 28 日出版的《天津基督

教青年会布告》及其刊登的这则篮球活动预告，在

中国篮球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不仅是中

国最早有记载的篮球宣传报道，也标志着篮球这项
图4　1895年12月28日出版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

Fig.4　The Tientsin Y.M.C.A. Bulletin published on December 28，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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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以其初期的“游戏”形态首次在中国有了公开

的文字记录。其既揭开了篮球运动在华传播与普及

的序幕，也为进一步考察其首次实践活动提供了关

键的史料起点。

4.2　中国最早的篮球活动

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研究审慎地认为中国最

早篮球活动开展于 1896 年 1 月 4 日。该结论以 1895

年 12 月 28 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的篮球活动

预告为重要起点，并结合多方旁证史料得出。尽管

因史料与年代受限，关于此事件的直接记录尚缺，但

基于对现有史料的深度挖掘与多维度的逻辑推演，

此日期最具可能性与探寻性。

4.2.1　《布告》递进式宣告构成的核心史证与逻辑

推论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作为天津基督教青

年会主要的活动宣传媒介，其递进式的报道，为篮

球活动发生的可能性提供了主要证据支撑。首先，

1895 年 12 月 28 日出版的第三期《布告》清晰指明了

篮球活动名称、具体日期、时间及参与群体，表明天

津基督教青年会这一有组织的机构，在特定时间点

有意图举办该项活动。随后，在篮球活动预告当天，

即 1896 年 1 月 4 日的《布告》（图 5）中明确记载：“大

家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开始显现……让每个年轻人

都在星期六下午四点到会所来参加一个小时的户外

运动。你们玩过“篮球”吗？如果没有，欢迎加入我

们一起学习如何打篮球（Let every young man come 

around on Saturday afternoon at four o'clock for an 

hour of out-door sport. Have you ever played “basket 

ball”？ If not，come around and learn how to play 

it）。”［42］这段文字的发布时间与内容尤为关键：一

是发布于篮球活动当天，将性质从“未来计划”转变

为“即时邀请”；二是措辞上从预告的“篮球游戏”（A 

game of basket ball）演变为邀请大家“学习如何打篮

球”（Learn how to play it）。这个变化深刻揭示了篮

球活动重在教学与推广的本质，表明天津基督教青

年会不仅有计划，而且正在积极推动参与。

图5　1896年1月4日出版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

Fig.5　The Tientsin Y.M.C.A. Bulletin published on January 4，1896

此外，在对现有《布告》后续各期及相关史料文

献的遍查中，均未发现 1896 年 1 月 4 日篮球活动被

取消或推迟的记载。考虑到该《布告》不仅预告未

来活动，亦有回顾当周重要事件的习惯，例如 1896

年 1 月 11 日第五期《布告》便总结了上周 1 月 5 日的

查经班与 1 月 8 日的辩论会的开展情况。那么对于

一项经过两次宣传的新兴活动，若其最终未能举行，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组织理应会在其主要宣传平台有

所提及。因此，缺乏取消的报道，反向佐证了活动大

概率如期举行。

诚然，1896 年 1 月 11 日的《布告》也未对该次篮

球活动进行正面的回顾性报道。然而，对于一次可

能规模不大、侧重初步体验与学习的篮球“游戏”，

其未被详细总结也在情理之中。考虑到《布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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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和侧重点有限，它可能会优先报道那些作为青

年会服务基石的常规项目（如查经班与辩论会），或

是推广那些已被验证深受年轻人喜爱的示范性活

动，如 1896 年 1 月 4 日（第 4 期）报道的“黑衣人追逐

游戏”。总而言之，一项首次尝试的活动未被总结

并不等同于活动未发生。相较之下，对于已宣传活

动的取消，通常更具信息传递的必要性。因此，综合

1895 年 12 月 28 日的预告、1896 年 1 月 4 日当天的再

次宣传与学习邀请，以及后续《布告》中未见取消的

信息，这些因素共同指向当日篮球活动较大可能按

计划举行，构成了认定其为中国最早篮球活动时间

的证据链起点。

4.2.2　作为旁证的组织惯例与情境条件

对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动因、活动惯例及

客观条件的分析，也为 1896 年 1 月 4 日篮球活动的

如期举行提供了合理的情境支持。

第一，组织动因：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活

动推广策略。基督教青年会作为晚清至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中国体育最重要的推动力量［46］。在其

“德、智、体、群”四育理念的指导下，体育活动与教

育相结合被视为塑造青年、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工

具［47-48］。对于尚在发展初期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而

言，选择推广篮球运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

一个新成立的分支机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迫切需

要通过举办有吸引力的公开活动来展示其组织活

力，以及吸纳会员的能力，并迅速扩大其社会影响

力。更重要的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推广策略是

基督教青年会作为全球性组织内在运作逻辑的必然

体现。如前所述，基督教青年会作为具备明确全球

战略的国际组织，推广篮球这一项目是有计划、有步

骤的。因此，首次公开宣传的篮球活动若能顺利进

行，将为后续在天津地区推广体育理念、奠定社会服

务工作的良好开端，具有重要的示范与推广价值。

第二，活动惯例：周六下午常规体育活动的确

立。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遵循着固定的组织惯

例，其形成与当时社会时间观念的变迁密不可分。

19 世纪末期，随着“星期”与“周末”等西方时间观

念的传入，在工作周之外进行休息与休闲娱乐的习

惯逐渐在中国社会普及［49］。进一步查阅《天津基督

教青年会布告》可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正是顺应

此趋势，在该时期每周六下午都会开展体育或文娱

活动。例如，《布告》中提到：“（1895 年）12 月 21 日

（星期六）下午 2 点至 8 点，活动室开放。所有人都

可以在这里获得论文、书籍和玩游戏。”［50］“活动室

将在以下日期开放，供青年会成员阅读和玩游戏：

（1895 年）12 月 28 日星期六下午 2 时至 8 时。”［51］特

别是从 1896 年 1 月 4 日的《布告》可知，天津基督教

青年会不仅倡导青年每周六下午到会所参加户外活

动，还积极鼓励大家在这一时段参与并学习篮球这

项新兴运动。因此，将一项新的体育活动安排在“星

期六下午 4 点”这样一个固定的常规活动时段，不仅

是顺应社会时间习惯的选择，也符合这一西方传统

组织的运作逻辑，为活动的如期举行提供了时间上

的保障和便利，提高了活动实施的可靠性。

第三，客观条件：活动地点的保障。活动举办

的客观条件，特别是场地因素，同样支持 1896 年 1

月 4 日篮球活动按计划举行的推断。根据史料记

载可以推断，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内的活动室是

青年会早期的核心活动区域。例如，来会理在工作

报告（图 6）中曾提到：“在北洋医学堂任教的长老

会安德培博士（Dr. Atterbury）向协会捐赠了一栋单

层单间的小楼（图7），……这个房间集阅览室、游戏

室、聚会室及圣经课室于一体……，最多只能容纳

图6　1896年第一季度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报告》

Fig.6　The “Report for first Quarter 1896” from the Tientsin Y.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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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人。”［52］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来会理因地制宜地将这栋小楼作为会所，并将小楼

内的房间（即活动室）作为积极开展天津基督教青年

会的主要活动场所。尽管 1895 年 12 月 28 日的《布

告》当中预告篮球游戏时未直接点明具体地点，但

结合该活动室作为青年会主要游戏场所的功能定

位，以及 1896 年 1 月 11 日《布告》明确记载篮球游戏

在“活动室”（The room）举行的情况，可以合理推断

1896 年 1 月 4 日的篮球活动同样计划并发生于活动

室内。再者，1896 年 1 月 18 日的《布告》中，来会理

意识到活动都集中在活动室举行，空间不足的问题

已经凸显［53］，进一步佐证了室内场地使用及在此之

前活动开展的频繁。此外，随着会员对篮球热情的

高涨及篮球活动的常态化开展，后来天津基督教青

年会将篮球活动转移至了室外举行［54］。这一变化

间接证明，早期篮球活动确实始于室内活动室。此

地点的确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因天气等因

素导致活动临时取消的可能性，更因其是天津基督

教青年会自身掌控的室内活动空间，为活动的顺利

开展提供了基本保障，从而为进一步讨论其具体情

况奠定了基础。

4.2.3　综合推断首次活动的关键要素

基于前文 1896 年 1 月 4 日篮球活动大概率发生

的论证，虽然因时代和史料受限缺乏详尽的事后报

道，但通过对现有史料的综合分析，仍可尝试对此次

活动的关键要素（组织者、参与者、活动形式）进行合

理推断，以此与前文的论证相互支持，共同指向活动

举行的合理性。

第一，组织者：总干事来会理的推动作用。在

组织者方面，虽然目前尚无史料能够明确证实来会

理曾亲自示范篮球游戏或亲自教授天津青年学生篮

球的基本技能，但多方线索表明他应是关键的推动

者。首先，来会理是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

派遣至中国的第一位西籍干事，肩负着开创与领导

青年会事业的使命［55］。作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

首任总干事，他全面负责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建立、

日常运营以及各类活动项目的规划与推行。其中，

体育活动向来是基督教青年会承载其青年人格全面

发展理念的关键载体。而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们，

正是这些体育项目推广与组织的具体执行者［56］。

篮球活动的预告既然刊登在由来会理领导的天津基

督教青年会的官方刊物《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

之上，那么这项新活动的引入与组织自然属于其作

为总干事的职责范畴。再者，来会理在天津的工作

亦体现出对体育的高度重视。19 世纪末，基督教青

年会成为推动中国现代体育发展的中坚力量，来会

理正是通过资助赛事、宣传报道及演讲等方式积极

推广体育运动［57］。为了迎合当时中国人对军事体

能的兴趣，来会理还亲自到天津高校当中教授军事

训练课程［58］。这表明其在华工作本身便包含通过

体育等现代活动吸引并服务青年的使命。此外，鉴

于篮球运动自发明后迅速在基督教青年会和美国大

学中流行，并考虑到来会理的教育背景也使他极有

可能已接触并了解这项新兴运动，这为他在天津的

推广提供了必要的认知基础。因此，综合其职位、理

念与个人背景，时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来

会理，极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篮球活动的主要组织者

与推动者。

第二，参与者：以天津青年学生为主体。关于

此次篮球活动的主要参与群体，多方面证据指向天

津高校的青年学生构成了活动的主体。首先，天津

基督教青年会的成立与工作重点与学生群体紧密相

关。总干事来会理选择天津作为其在华事业的起点

时，明确指出天津因其“是中国唯一拥有完善的西

学教育机构体系的城市”而备受青睐［59］。他在回忆

录中亦有记述，天津首个成立的青年会（即天津基督

教青年会）是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青年会，由多所大

图7　1895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所

Fig.7　The clubhouse of the Tientsin Y.M.C.A. in 1895.

注：资料来源于1935年出版的《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四十周年 
纪念册》第2页的插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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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联合组织，且会员主要来自官立学校而非教会大

学的学生［54］。这揭示了其工作重心自始便锁定在

学生群体。其次，《布告》刊登的篮球相关宣传报道

中“欢迎所有年轻人参加”的表述，进一步印证了参

加中国最早的篮球活动的人员主要是天津的青年学

生。此外，20 世纪初天津地区的高校亦大力开展篮

球活动［60］，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学生群体对此类新兴

体育项目的持续热情和参与基础，间接支持了早期

篮球活动以学生为主体的推断。因此，可以合理认

为中国最早的篮球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应是天津地区

的青年学生。

第三，活动形式：趣味性的篮球“游戏”。考虑

到这是篮球运动首次被有组织地介绍给天津青年，

如前所述，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引入新兴运动的特

定历史背景下，结合对于“Game”一词的分析，早期

篮球活动应侧重于体验、学习与普及。此外，篮球比

赛对技能水平和场地条件有较高要求，对于刚引进

这一新项目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初次接触篮球

运动的天津青年学生来说，首次活动便开展正式篮

球比赛显然并不具备现实条件，相比之下，趣味性的

篮球游戏更有利于培养他们对这项新运动项目的兴

趣，从而为日后的推广和普及奠定基础。基于此，中

国最早开展的篮球活动应当为趣味性的篮球游戏，

而非比赛。

尽管多方面证据支持 1896 年 1 月 4 日在天津青

年会会所内举行了以学习和体验为目的的篮球游

戏，但因时代久远及史料记载受限，关于此次活动的

具体参与人数、确切的游戏形式或互动细节，在目前

已发现的史料中尚无记载。

5　结语

“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基于此原则，研究立足于新近发掘的《天津基督教

青年会布告》等核心原始档案，通过对多重证据的

考证与严谨的逻辑推演，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最

早时间进行了系统考察。研究辨析并指出了学界既

有主流观点在史料依据上存在的商榷之处，并在此

基础上，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审慎地提出：中国

最早的篮球宣传报道，可追溯至 1895 年 12 月 28 日

刊载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布告》的篮球活动预告。

而中国最早的篮球实践活动，则极可能是在 1896 年

1 月 4 日，由时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来会理组

织、以天津青年学生为主体，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

所内举行的一场趣味性篮球游戏。以中国最早的篮

球报道和篮球活动为标志，篮球运动率先在天津开

展起来并辐射全国，不仅将天津确立为中国篮球运

动的发源地，也为中国篮球史增添了约 130 年的可

考历史。

鉴于篮球运动在当代中国巨大的社会文化影响

力，准确厘清这段历史，首先能深化对篮球运动在华

传播初期形态与文化根源的认知，进而对探究早期

中外体育交流实践、丰富公众的篮球文化视野亦有

裨益。更深远地，这对于传承体育精神与增强民族

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基于此，研究建议

中国篮球协会等相关权威机构，应对其官方发布的

关于篮球运动传入中国最早时间的相关表述进行重

新评估，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篮球文化的健康发展

与深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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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into Earliest Introduction of Basketball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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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has long been controversy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regarding the earliest time when basketball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This study re-examines the issue primarily adopting the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interviews，

and logical analysis. It analyzes two prevailing theories— the “December 8，1895” and “January 11，1896”，revealing that 
both lack sufficient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rigorous argumentation，which remains difficult to be entirely convincing. Through 
the excav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primary historical sources，this study finds that，first，tracing two clues related to the earliest 
promotional reports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basketball helps clarify the specific time of the sport's introduction to China； 
Second，the earliest promotional report about basketball in China should be the basketball activity announcement published 
in the Tientsin Y. M. C. A. Bulletin on December 28，1895； Third，the earliest basketball practice in China was most likely a 
fun basketball game held at 4 p.m. on January 4，1896 in the activity room of the Tianjin Y.M.C.A.，and the main organizers 
and participants were D. Willard Lyon，director general of the Tianjin Y.M.C.A.，and Tianjin young students. Both of these 
landmark events occurred in Tianjin，solidifying its historical narrative as the “cradle” of Chinese basketball. This research 
supplements crucial early facts to China's basketball history and 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Consequently，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 and other relevant organizations re-evaluate the rigor of 
their statements regarding the earliest  introduction of basketball to China.
Key words：basketball reports； basketball activities； basketball history； time of introduction to China； Tientsin Y.M.C.A. 
Bulletin； D. Willard L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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